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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梅拉》中的帕梅拉形象解读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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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帕梅拉》中的女性主人公帕梅拉的人生经历可解读为三个不同阶段，通过分析其形象由反抗到妥协的变
化以及造成这些变化的原因，认为帕梅拉虽然有反抗的一面，但其形象实际上仍然是英国传统的女性形象。小说作者理

查逊通过描述帕梅拉反抗以及顺从的两种形象达到其说教目的，表达了理查逊提倡遵守传统道德观念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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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缪尔·理查逊（Ｓａｍｕｅｌ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１６８９～１７６１）是
１８世纪中叶英国著名的小说家，与笛福、菲尔丁一同被誉
为英国现代小说奠基人。理查逊的作品多以女仆或中产

阶级女性为主人公，以婚姻道德问题为主题，注重人物的

心理描写，开创了现代感伤主义文学的先河。在１８世纪，
许多作家已经认识到书信形式有利于表现主人公的内心

情感。理查逊作为第一个单靠书信格式来完成整部小说

的作家，其首部作品《帕梅拉》（《Ｐａｍｅｌａ》）用书信“系统
地刻画人物性格并揭示深层心态”［１］，使其被称为“探求

展现作品人物从内心发展、变化方式的现代小说先

驱”［２］。该小说于１７４０年１１月出版后，引起了巨大的社
会反响，评论界对小说主人公帕梅拉的评价褒贬不一。

纵观全文，帕梅拉的形象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人生

阶段，帕梅拉的形象呈现出变化。本文通过分析帕梅拉

这一女性人物在不同阶段由反抗到妥协的变化，探讨造

成这些变化的原因，认为帕梅拉虽然有反抗的一面，但其

形象实际上仍然是传统的女性形象。

１　反抗的女性形象
《帕梅拉》

②

①记载了帕梅拉婚前和婚后的生活经历。

婚前的帕梅拉自尊、自立、自强，为保住贞洁，她与主人 Ｂ
先生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年仅１５岁的帕梅拉在致
父母亲的信件和私人日记中讲述自己如何抵制其主人 Ｂ
先生的引诱和威逼，捍卫自己的贞洁，最后得到回报。

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不少哲学家认为男人代表理性，

而女人代表感知。因此，１８世纪的英国思想家的理论把
妇女排斥在道德以及理性领域之外，认为她们“性情多

变，缺乏头脑”［１］。此外，由于１８世纪之前的英国一直处

于父权制度为社会总秩序的男权社会中，男性在整个社

会秩序中处于掌控者的地位，女性在这种社会模式中只

能成为被男性统治的对象，因此受制于男性的命运便是

当时女性不可改变的事实。在帕梅拉的眼中，一位未婚

少女的贞洁比任何其他的东西都要可贵，因此她为自己

能拥有这一可贵的东西感到骄傲与自豪。然而面对 Ｂ先
生的种种邪恶与诱惑，帕梅拉一次又一次地诘问这个世

界的现状，“啊亲爱的父亲，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

世界上啊。”（１３３）历经曲折和坎坷之后，帕梅拉得出“这
是个邪恶的世界，人们向这些歪风邪气屈服让步，并以这

类事情频繁发生为理由，来原谅他们没有做出努力来纠

正这类事”（１６０）。
可以说，这一阶段的帕梅拉正是这样一位身处１８世

纪不堪父权制度重压而奋起反抗的女性形象。凉亭事件

中，当Ｂ先生的邪恶企图首次暴露在帕梅拉面前时，虽然
帕梅拉深知自己地位卑微，不能与Ｂ先生抗衡，帕梅拉依
然选择反抗。在小说中，Ｂ先生对帕梅拉说话时语气傲
慢。可以看出，帕梅拉是一位没有任何地位的女性，她想

做什么或不想做什么都不是她自己所能主宰的。帕梅拉

试图通过自己的言语来反抗，但是作为主人和贵族阶级

的Ｂ先生明确地告诉帕梅拉这样和他说话不符合社会道
德。在Ｂ先生看来，帕梅拉的言行举止完全违背了其所
处的阶级地位，理应受到指责。然而对于帕梅拉而言，这

种阶级和性别上的不平等成了她反抗的根源。她不满当

时社会种种不平等，认为富人们对“穷人们的贞洁似乎根

本不当一回事”，“现在女人拒绝男人，比女人依从男人，

成为更为奇异的事情了。”（７５）正是如此，帕梅拉被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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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冒失鬼”，是个“胆大妄为”“不知好歹的人”（７５）。
按照当时人们普遍的观念，如果一个上流社会的男人毁

了一个女佣的贞洁，只需要给她点补偿，因而这也是 Ｂ先
生一直认为帕梅拉小题大做，称她为“虚伪的小东西”的

原因（３１）。小说里提到的另一位名叫西蒙爵士的贵族先
生面对帕梅拉的求助，不但没有给予实际的帮助，反而冷

嘲热讽地说道：“哎呀，我亲爱的，这算得了什么呀，只不

过是我的邻居看上了他母亲的侍女罢了！如果他注意照

看，那他就什么也不会缺少，我看对她不会有什么了不起

的伤害。他做这种事情并不危害其他任何家庭。”（１５８）。
在帕梅拉所生活的时代，几乎没有人会主动同情她的遭

遇，人们对小说中男主人Ｂ先生的行为习以为常。
除了言语的反抗，帕梅拉还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来

抵制Ｂ先生的威逼利诱。自从Ｂ先生的邪恶企图暴露之
后，帕梅拉苦苦哀求Ｂ先生解除其主仆关系，以便以贞洁
的身份回到父母身边。狡诈的Ｂ先生表面上答应派马车
将帕梅拉安全地送到父母身边，但暗地却买通马夫，将帕

梅拉送至另外一处宅第林肯郡宅。林肯郡宅的女管家朱

克斯太太对帕梅拉的态度更是糟糕，她把帕梅拉比喻成

“小羊羔”（２３３），可以任意地欺凌和处置。面对痛苦的囚
禁生活，帕梅拉坚持给父母写信，求助于牧师威廉先生，

她无时无刻不在策划着自己的出逃计划。在林肯郡宅的

第２８天，帕梅拉在信中描述了自己悲惨的逃跑经历：先
是偷出钥匙，决定从后门逃走，但是精明的朱克斯太太把

锁更换；于是帕梅拉决定翻墙，但是由于墙已老旧，最后

帕梅拉不仅没能逃走，反而摔得遍体鳞伤。面对 Ｂ先生
随时都可能得逞的邪恶行为，帕梅拉用尽自己的力量与

之抗衡。虽然写信、晕厥、逃跑、求助等一系列的反抗均

以失败告终，但是她保持贞洁的信念从未改变过。

２　妥协的女性形象
面对根深蒂固的父权制度，帕梅拉选择奋起反抗，但

是生活留给她更多的是无奈与失望。因此１８世纪的英
国女性要想在社会中获得自由的生存空间和平等的社会

地位实属不易。首先，等级森严的社会阶级制度使得女

性的反抗无足轻重。一直以来，女性在社会中属于弱势

群体，因此女性服从男性被看作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就

主仆关系而言，仆人对主人的绝对服从更是理所当然。

以往，在英国社会大多数女性受教育程度不高，只有上流

社会的女性识文断字。因此，理查逊笔下的帕梅拉是一

位“不是女仆的女仆”［３］，因为与普通的仆人相比，帕梅拉

不仅拥有美丽的容貌，并且知书达理。此外，帕梅拉还拥

有唱歌、跳舞、刺绣、吟诗等才能。尽管帕梅拉与众不同，

其作为仆人，对主人毕恭毕敬是她不得不遵守的行为准

则。面对Ｂ先生的调戏和侮辱，帕梅拉坚持反抗，但反抗
的结果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Ｂ先生明白地告诉帕梅
拉“你是在和你自己为敌，你刚愎自用的傻念头将导致你

的毁灭”（２５）。Ｂ先生表示帕梅拉的反抗无济于事，其最
终的结果只能是自我毁灭。同样，当帕梅拉问及杰维斯

太太“如果您处在我的地位，您会怎样想或怎样做”，得到

的回答却是“我不知道我应当怎样想或者怎样做。我希

望我应当像你那样做，但是我知道其他人都不会那样做”

（３７）。小说中，杰维斯太太是一位善良的管家，为了保全
帕梅拉的贞洁，甚至不惜丢掉自己的职务，深得帕梅拉的

尊重和信赖。然而，杰维斯太太的言语中反映的仍然是

仆人应该绝对顺从主人的道德观念。杰维斯太太认为帕

梅拉与主人Ｂ先生的对抗不会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由此
可见杰维斯太太对帕梅拉这种有悖于社会主流道德准则

的行为颇为不满。同样，当帕梅拉和 Ｂ先生展开激烈的
争吵时，杰维斯太太斥责帕梅拉“不要对先生没有规矩，

你应当知道你们之间的距离”（３１）。与帕梅拉一向友好
的杰维斯太太此时也斥责帕梅拉对主人的无礼，因为维

护主人的地位是仆人们应尽的职责。

除杰维斯太太之外，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如背叛帕梅

拉的信使阿诺德，欺凌帕梅拉的朱克斯太太等所有的人

物都对帕梅拉的反抗表示不解，都奉劝帕梅拉不要反抗

主人，提醒其遵守仆人应该遵守的道德准则。于是帕梅

拉只能感叹“我现在除了写信、哭泣、忧虑和祈祷之外，没

有其他事情可做”（１０７），“当有权有钱的富人决心进行压
迫时，悲惨不幸的穷人们能对他们反抗什么呢”（１０８）。
显然，在权利和地位不平等的社会中，帕梅拉这一普通女

性的意志必然无法与来自统治阶级的Ｂ先生们抗衡。
其次，父权制下生活的帕梅拉由于受到自身传统观

念的困扰，也使其反抗蒙上无奈的色彩。帕梅拉是一位

多重矛盾中的“美德楷模”［４］，虽然她有着挣脱父权制压

迫的思想观念，但是由于受到所属时代的束缚，帕梅拉的

形象也被深深地打上了传统女性形象的烙印。为了自己

的贞洁，帕梅拉勇于反抗Ｂ先生的威逼利诱，但是更多时
候帕梅拉却在反思自己这种违逆主人的行为是否合适，

自己卑微的地位是否有资格与高贵的 Ｂ先生抗衡。当 Ｂ
先生质问帕梅拉是否将凉亭事件告诉杰维斯太太时，她

焦虑地回答主人“我跟先生辩论是不合适的”（２４）。此
外，帕梅拉还多次提醒 Ｂ先生两人之间身份悬殊。这些
言语一方面可视为帕梅拉为躲避Ｂ先生的调戏而做出的
申辩，但更多程度上是帕梅拉作为一个传统女性的观念

的表达。通过帕梅拉与 Ｂ先生的交流可以看出，帕梅拉
对身份地位很是在意，她时刻遵守着身份卑微的仆人应

该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

同样，出逃失败之时的自白也体现出帕梅拉的无奈。

日记中帕梅拉写道“没有留下任何希望，我苦心构思的所

有计划都已经彻底失败了”（２０３）。因为出逃计划的失
败，帕梅拉不但没能成功逃跑，反而摔得遍体鳞伤。这时

的帕梅拉十分悲观失望，无奈地感叹：“除了投身到池塘

里，结束我在这个世界上所感到的恐怖，我还能做什么

呢？”（２０３）面对出逃的失败，帕梅拉除了失望，还懦弱地
担忧自己未来的生活。帕梅拉在给父母的信中提及：“如

果我真的能从后门逃出来，那时我就会像现在一样，既没

有钱，又没有亲友，而且又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那么谁知

道我的情况究竟会不会比现在好些呢！”（２０９）即使能成
功出逃，帕梅拉依然质疑自己的生存能力，她担心自己没

３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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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没有亲人，在陌生的地方不能生活下去。归根结

底，帕梅拉害怕自己一无所有，害怕生活没有依靠，因此

心中矛盾重重。

３　帕梅拉形象的实质
当种种邪恶的企图都遭到反抗之后，最初只是抱着

对帕梅拉游戏一番的Ｂ先生最终被帕梅拉的贞洁的品德
感动，Ｂ先生顶着巨大的社会压力迎娶了身份卑微的女仆
帕梅拉为妻。正如故事的副标题所言，帕梅拉的贞洁得

到了回报。然而，帕梅拉的贞洁所得到的回报仅仅只是

贵族阶级的Ｂ先生明媒正娶了她，婚后的她依然是过着
传统女性的生活，遵守妇女生活中的条条框框，其与 Ｂ先
生“夫妻关系的实质是一种控制与被控制、支配与被支配

的主奴关系”［５］。婚后的她会时时思考自己卑微的身份

是否配得上高贵的 Ｂ先生，自己的言行举止是否会给 Ｂ
先生丢脸，以及Ｂ先生是否会因为娶了自己而受到粗鲁
无礼的嘲笑等等。日记中，她反复提到“除了配不上外，

我不害怕任何事情，也不忧虑任何事情”（３２６）。不仅如
此，帕梅拉甚至还常常自我反省并承认自己曾经的反抗

是个错误，认为自己“曾产生了一层寒冷的冰霜，知道您

对我的盛情厚意融化了这层冰霜，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先生请原谅我吧”（３１９－３２０）。日常生活中，帕梅
拉对Ｂ先生更是毕恭毕敬，说话时使用的词语都非常谦
逊得体，例如“如果您允许，我将……”这样的言语在日记

中多次出现，甚至有时生活中需要做出一些决定时，帕梅

拉的意见转变为“你的意愿就是我的意愿”（３２５），“我一
切听随他决定”（３２５）。总之，婚后帕梅拉全部的生活都
是以丈夫为中心，完全服从丈夫旨意和意愿，唯恐自己会

出现任何差错。与婚前那个勇于反抗主人邪恶企图的帕

梅拉相比，婚后帕梅拉象１８世纪其他女性一样被动、顺
从、温和、优雅［６］。

帕梅拉形象的转变代表了女性向传统的父权制妥协。

帕梅拉的妥协不仅源于自身传统观念的影响，同时也是时

代束缚的结果。虽然经济迅速发展，１８世纪的英国在宗教
方面却日益衰败，世风每况愈下。同时伴随着经济发展带

来的一系列社会变革也严重地威胁着英国传统的价值体

系、道德伦理和宗教信仰。１７４０年前后，道德改良运动高
涨，对于如何引导人们遵守传统的道德规范、重振传统美

德无疑成为道德家们的当务之急。作为传统道德的忠实

维护者，理查逊理所当然也担任起了重振传统道德的大

任，他“不但宣讲道德规范，更关心如何让读者接受他的劝

善”［７］。因此，理查逊笔下塑造的帕梅拉的形象可视为理

查逊道德观念的宣扬，小说中“发布的操行指南言论不仅

是对女性思想和行为的指导规定或（如某些女权主义者所

强调）压制女性的新策略，而且也是整个中产阶级界定自

身新身份的努力，是他们自我塑造、自我提升并全盘革新

道德规范的宏伟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８］。理查逊本人也

曾宣称他写小说的目的“不在于愉悦读者而在于教育他

们”，在于保障“人类社会的纽带”［８］。

《帕梅拉》为女性“指出了一条走出困境的道路，路标

便是小说塑造的女主人公”［９］。理查逊通过描述一个反

抗的帕梅拉和一个顺从的帕梅拉来提醒１８世纪英国社
会的女性，具有反抗意识会使生活痛苦不堪，女性只有恪

守传统的道德准则，幸福才会随之到来。正如伊恩·Ｐ·
瓦特在其著作《小说的兴起》中指出，“就父亲的权威和作

为一种道德和宗教统一体的家庭组织的极端重要性而

言，他（理查逊）本人是坚定地站在传统一边的，相反，他

的小说却倾向于那种个人挣脱家庭羁绊的主张。”［１０］这

说明小说中塑造的女性主人公帕梅拉的反抗充其量只是

在描述社会中存在的少数现象，理查逊真正要表达的依

然是遵守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只有这样，女性所做出的

努力才能得到回报。

４　结　语
通过解读帕梅拉在不同阶段呈现出反抗与顺从的不

同形象，可以看出帕梅拉依然是英国传统妇女中的一员。

帕梅拉这一由反抗到妥协的女性形象暗含了理查逊创作

这部小说的说教目的，帕梅拉最后的顺从者形象才是女

性的正确选择。小说中，帕梅拉的反抗只是其生活中的

一段小插曲，其无力改变父权社会制度下妇女地位低下

的社会现实，也无法摆脱女性传统思想的困扰，因此帕梅

拉最终走向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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